
朱湾，中唐名士。高仲武在他的《中兴间气
集》里写道：“朱湾率履正素，放情江湖，郡国交
辟，潜耀不起，有唐高人也。”意思就是，朱湾循
礼明道而又不事权贵，纵情山水之间。各地政
府、各路诸侯都有意招揽，但他却总不出山，是
世间高士。
这首诗也得到了高仲武的好评，他认为

“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这一联是哀而不
伤，深得风人之旨。
其人其诗，得到的虽然都是好评，但两种

好评之间也有不搭调的地方。这首诗，以寒菊喻
人，有大器晚成、怀才不遇之叹，分明是夫子自
道。他也不是完全不想出来从政嘛，而当郡国交
辟之时，又为何潜耀不起呢？
其实到后来，朱湾还是出山了。永平军节

度使李勉重金相酬，盛情相邀，终于辟朱湾为从
事。在节度府中，李勉和朱湾“日相谈讌，分逾骨
肉”，也就是俩人成天胡吃海聊，比亲人还亲。

后来不知何故，朱湾离开了李勉。再后来，
朱湾干谒湖州崔刺史，欲谋职事，却吃了闭门
羹，于是留书大发牢骚，有“门如龙而难登，食如
玉而难得”之句。再后来，朱湾彻底死了心，隐居
会稽山阴，真正“潜耀不起”了。
综合分析，我觉得朱湾一开始拒不出山，

可能一方面是“择主而事”，因为当时已兴藩镇
割据之风，不靠谱的“主”太多；另一方面是“待
价而沽”，因为他自视甚高。后来跟了李勉却不
得志，多少也能说明，朱湾这位“高人”也高不到
哪去。要知道，李勉是李唐宗室，封汧国公，后来
又做到宰相，跟着他干，是最好的机遇了，果有
大才，怎会显不出来？
后来唐朝又出了一个善于咏菊的诗人，曾

经屡试不第，比朱湾还怀才不遇。但是他最终却
干成了吓人的大事。对比一下他写的菊花诗吧：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
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朱湾《赋得露中菊》

众芳春竞发，
寒菊露偏滋。
受气何曾异，
开花独自迟。
晚成犹待赏，
欲采未过时。
忍弃东篱下，
看随秋草衰。

肆说
唐诗

也肆/文 王建明/图

沈尹默曾评论张充和的小楷书
法是“明人学晋人字”，一般引用这
句话都当做是赞赏，就连张充和本
人当年也不清楚是褒是贬。西泠印
社二○一六年春拍有《张充和临〈大
隋故太仆卿夫人姬氏之志〉》十通，
最后一通跋语云：“当时，尹师评余
小楷云：像明朝人学晋朝人字。余不
知其褒贬而喜惧兼之。”
启功《论书绝句》第八一首：

“黄庭画赞惟糟粕，面目全非点画
讹。希哲雅宜归匍匐，宛然七子学
铙歌。”自注云：“明人少见六朝墨
迹，误向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
求钟王，于是所书小楷，如周身关
节，处处散脱，必有葬师捡骨，以丝
絮缀联，然后人形可具。故每观祝
希哲小楷，常为中怀不怡。而王雅
宜画被追摹，以能与希哲狎主齐盟
为愿，亦可悯矣。”又说：“汉铙歌声
词淆乱，至不成语，而明人盲于佞
古，竟加仿效。石刻模糊，书家亦囫
囵临写。风气所关，诗书无异也。”
沈尹默的评语，似乎也当如此理
解，不能视为赞赏。

西泠那件张充和临摹的书法作
于一九八六年，跋语中说，四十多年
前沈尹默要她临《元公姬氏志》，但
她不知其意何在。“盖余幼临晋人小
楷，而拓本又非佳者，且每喜笔断意
连，以致薄弱。⋯⋯今观此志，笔笔
踏实又生动，信尹师善诱，而又何其
婉转也。今特志之，以纪念吾师。呜
呼，焉能起吾师而告之曰：今吾知师
意所在矣。”
张充和在跋语中还提到表兄李

芋龛当年常对她说：笔画不连，非寿
者相。“若果如芋龛之言而不寿，则
终不能临此志也。”以前也曾以为张
充和小楷学明人王宠（雅宜），现在
看来未必，只是和王宠一样，“误向
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求钟王”。
王宠仅活了四十岁，是否如李芋龛
所言“笔画不连，非寿者相”，明人詹
景凤也曾评王宠的字“骨不相属”，
并指出这是“促龄”的主要原因，这
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可参阅薛龙
春《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
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 1月）
的相关论述。

安迪

（上海

）·东写西读

巫马期

（北京

）·好事之徒

【

猫婶儿

（深圳

）·乡气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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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学晋人字”

南瓜进行曲

【

蚊子这么大个儿

古人如何消夏

有一天同事跟我说：“我儿子嚷
嚷着要再去金龟村玩，说要去露营，
可是我老公说那里的蚊子太大个
了，有那么大个儿！”她捏着手指比
划了一下。我愣了两秒才觉得对城
市孩子来说这确实是回事儿。也不
知是蚊子熟了我们还是我们适应了
蚊子，想当初刚搬来那会儿，我也曾
被蚊子咬得恼羞成怒啊。
蚊子不咬猫叔，他说他装修了

四个月，跟蚊子都混熟了。谁知道
呢，装修那会儿房子里全是糙老爷
们儿，猫叔怎么也算其中最细皮嫩
肉白胖的，现在我们搬来了，他就成
了家里最糙的。我们皮肤的口感怎
么也比他好吧，不咬我们咬谁。
卧室还好说，可是因为养猫，客

厅门窗都大敞大开，蚊子也跟着自
由出入，真是被咬得不胜其烦。我问
我在美国生活的大蜜：“你们家也有
院子，怎么解决蚊子苍蝇问题？”竟
把她问愣了，想了好一会儿她回：
“是啊哈，我怎么从没想过这问题
呢，美国这嘎达好像没什么蚊子苍
蝇啊。”我那包治百病的大蜜没俩月
回国了，吭哧吭哧扛了个大个儿灭
蚊灯给我,说是在网上好一通研究
才买了这个，能把百来米范围内的
蚊子招过来自尽。
把高级的美国灭蚊灯悬在客厅

高处，只听着噼里啪啦的爆响，几只
蚊子躺倒在灯笼里。照这效果，蚊子
如果聪明，几天后就躲得远远不会
来送死也不会来烦我们了。谁知还
没享用几天，我家婆婆大人一时疏
忽，忘记中美电压不同的加变压器，

插头直接一插，砰，烧了。到哪儿也
没把灯修好，我们又回到蚊子唱歌
跳舞的时代。
不过，几个月后竟渐渐适应了,

咬完也不恼,因为挠两下就过去了,
不再一直痒到你恼火。不知道是品
种问题还是吃喝得太好，我们村儿
里的蚊子特别大，大到你可以清清
楚楚看到它的身体结构，两只透明
的椭圆形小翅膀，六条长得可怕的
有三个关节的细腿，肚子像一条小
黑蛆，有一道道横纹。在城里被叮时
常常并不觉得，等感觉到痒蚊子都
走了。咱村这大蚊子可是一大针扎
下来你就觉得了：“咳，敢咬我！”要
么是肩上要么是大腿，常常在我刚
坐下吃饭的时候它隔着衣服裤子就
扎下来，一巴掌下去基本能打中，它
们很笨。为了防蚊，我裙子都不敢
穿，买了各色的大灯笼裤，又蓬松又
扎脚，可它们勇猛得能趁我坐下时
直接扎向大腿。
能这么细地观察到蚊子是一个

奇迹现象。饭前或饭中，会忽然有只
大蚊子七扭八歪或四仰八叉倒在饭
桌上，吃力地喘着气，无力地扇两下
翅膀蹬几下腿,再也飞不起来了。我
看着它吃得圆鼓鼓的肚子，疑惑它
是撑死的呢还是我们谁的血有毒把
它毒死了？
这蚊子个儿虽大却不是最可怕

的，恼人的是院子里有些小花蚊子
和小得像一颗小灰尘的虫子，咬起
来奇痒无比，瞬间让人百爪挠心。我
们家的花露水用起来像自来水似
的。

【

焦桐

（台北

）·饮食关键词

高中毕业那年，三个好友分别考到南
京、武汉和重庆，大家哀叹他们被发配到
“三大火炉”去了。其实夏天变成蒸笼的城
市远不止这几座，而且人们也似乎越来越
怕热：夏天一到，拉闸限电的警告就让用惯
了空调、冰箱的人惊慌失措。
那么在没有电的年代，人们如何熬过

炎炎夏日？
《水浒传》里白胜在黄泥冈上唱：“赤日
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
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如果公子王孙避
暑的办法，也不过是摇摇扇子，农夫、市民
的选择更不会高明到哪里。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

贵妃体态丰满，每到夏天，穿着又轻又薄的
纱衣，“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她
还整天在嘴里含一个玉鱼儿，借其凉津滋
润肺部。可见即使贵为宠妃，限于条件，也
拿热天没什么好办法。
长安城巨富王元宝，据说他家有一把

特别的皮扇子，暑天宴客的时候，把水洒在
上面，“则飒然风生”，竟能令客人都觉得有
些寒意。这样神奇的功能，简直可以媲美今
日之空调。唐明皇听说后，派人到王家取扇
子来看，下了个鉴定意见说：“这是把龙皮
扇子。”然后就还了回去，倒没有强行征用
这件宝物来讨好杨妃。
杜甫慨叹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他在诗里描述苦热的情
形，说是“发狂欲大叫”，恨不能“赤脚蹋层
冰”。他大概也曾设想过热天“安得凉棚千
万间”。唐时还确实有这样做的人。长安富
家子弟刘逸、李闲、卫旷，每到暑月伏天，就
各在林亭之内立起画柱，拿锦绮结成大的
凉棚，里面摆放坐具，邀请众人来开“避暑
之会”，并且有名妓陪坐——但是想来并非
人人都有资格赴这种集会的。
最奢侈、爱享受的杨国忠家，每到伏

天，就让匠人把大冰琢成假山形状，围在宴
席四周，“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年老体
弱的甚至要穿上棉衣才行。他们还令人把
坚冰雕刻成凤兽之形，饰以金环彩带，放在
雕盘中送给王公大臣们。据说只有一代名
臣张九龄不肯接受。
白居易消暑的方法，是端坐在院子里，

“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心静而生凉
意。陆游则主张跑到山村，感受“拂窗桐叶
下，绕舍稻花香”。更普遍的做法，是抱一具
“有眼无珠腹内空”“恩爱夫妻不到冬”的竹
夫人。只是这些曾经简便易行的法子，在如
今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也变得奢侈起
来。真没有了电，没有了空调或电扇，或许
只能如日本作家横光利一所说，“追忆少年
时感受过的凉快聊以自慰。追忆是给人带
来凉快的东西，没有比早已淡忘了的纳凉
的记忆更贴近天堂的事了”。

腌咸菜的霓虹妗

【

晓莫

（深圳

）·东京半日游

连续两夜都带双去看眼科医生，先是去
大爱眼科求诊，点抗过敏和类固醇眼药水，
完全无效又更严重；第二夜赶在书田医院打
烊前挂号，加了眼药膏。两个女儿都是过敏
体质，从前秀丽都打理好这一切，现在这些
家事都得自己来了。
就寝前先用橄榄油略煎南瓜，加蒜头、

盐、百里香调味。清晨起来再送入烤箱。做好
早餐去楼下便利商店缴交双的两种费用：代
办费1470元，午餐费3575元。生活中有许
多开销，没有任何开销像她学校的缴款单那
样，给我带来快乐。
出门去工作室读书，周末，她们可以睡

迟些。双吃过早午餐，打电话要我回家接她
看眼科。书田诊所的廖医师说可以不必再来

复诊了，只要在家点完这次的眼药水即可。
这次疗程共点了16瓶眼药水，她自我解嘲，
说现在点眼药水的技术超好，坐在颠簸行进
中的公交车上也能准确滴入眼球。
终于痊愈了。我心底暗暗祷告，希望她

一生都能健康、平安。
领了药，小妞随我到工作室看书，我们

就近在青田街午餐，说好晚上我去餐馆接她
回家。连日阴雨，今天晴朗了，温度也略微回
升，牵着她的手走在青田街7巷，两旁古木
垂荫，阳光穿透树隙，光影随风晃动，陪伴父
女走路，讲一些体己话。路过7巷6号，我说
这是亮轩伯伯从前的家，应该是公家宿舍，
他父亲马廷英是地质学家，现在发包给人经
营餐馆，改天咱们来吃吃看。

“等会考结束，我要读《红楼梦》《安娜·
卡列妮娜》《罪与罚》，和还没读的莎士比亚
戏剧⋯⋯”小妞谈到她的阅读计划，眼睛发
亮。我说，会考完，爸爸带你去旅行，去布拉
格、布达佩斯。
她总是闭着眼睛走到餐桌前，又趴在桌

上，显得十分疲惫；接着依旧闭着眼睛吃早
餐，边吃边埋怨：好累啊——干嘛每天考试！
双每天心情都很坏，我常劝她随便读

读、随便考考就好，别管学校的考试和功课
了，去读自己喜欢的书，反正现在智障也能
考得上大学。可惜我规劝无效，这孩子要强。
“我不想去学校考试啦！”小妞起床第一
句话。台湾的教育就是有本事把小孩逼成这
样。难怪政府部门一堆博士官员一个比一个

笨。他们从小拿无数的奖状，读名校，当了官
还是很会做笔记，却毫无行政能力。
为了读名校，考试遂成为必要之恶，“考

试制度做得最有效率的事情，就是大量制造
失败者。政府、社会、传媒、家庭、名校和大学
携手建立一套僵硬、苛刻的一元化‘成功
观’”，评论家林沛理说，考试制度产生的另
一 非 预 期 后 果（unintended conse-
quence）是“将本应充满求知欲、好奇心和
生命热情的年轻人，变成灵魂扁平、语言乏
味的没趣之人。”
这次段考，双全校排名第一，奇怪，我这

么笨这么考试无能，怎生出如此聪慧的女
儿？这孩子知道我不重视考试成绩；未获赞
美，反而来安慰老爸：放心啦，我还是最渴望

读课外书。
我一定要认真做早餐孝顺女儿，才不会

辜负她的苦心。
一般瓜类多性寒，唯有南瓜独温，很适

合脾胃虚寒的人；不过南瓜糖分高，较易壅
气，煮后加一点葱花，有预防效果。越来越多
人发现南瓜的益处，近年来，全球各地掀起
了南瓜热，日本人更奉之为“蔬菜之王”。
南瓜这么美妙，我开始变化做法以丰富

女儿的味觉经验。像后来我也炒南瓜：用油
葱爆香培根、蒜片，加入南瓜、水、料酒，转小
火，撒一点盐和百里香，待南瓜软化熟透。看
着她闭眼吃南瓜，想着马上又要面对没完没
了的考试，觉得那南瓜仿佛进行曲，送她上
战场。

记得2007年第一次到日本，忘记是
在箱根还是芦之湖的湖区，酒店的早餐
除了有西式的面包炒蛋培根，还有日式
的味噌汤、米饭和各种鱼籽、腌制的梅
子和腌菜，都可以用来配米饭吃。
日本的腌菜大家都熟悉，无论是考

究的日料店还是回转寿司，都会有颜色
靓丽的黄色或橙色的腌萝卜几片，特别
是“丼”里面。
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吃腌菜，尤其

是腌萝卜，而且还有各种花式腌法？
在日本，大条的白萝卜，叫做大根。

听说过去霓虹妗家家都会有一个罐子，
放米糠的。然后用水、盐、醋等做引子，
使米糠发酵。等米糠酵熟了，就把大根、
黄瓜什么的放进去，3天左右就腌好了。
据说，为了防止米糠过热，需要人

手每天搅拌揉搓，而米糠发酵的气味也
比较难闻，所以米糠腌菜，跟我们中国
的很多咸菜腌制的过程一样不讨好。
这个来源于江户时代的腌菜法，据

说是一位僧人发明的。某次德川家的德
川家光到访寺庙，清俭的高僧没啥好招
待的，就拿出了自己腌制的大根。锦衣
玉食的德川家光顿时爱上这淳朴的味
道，惊为天人。
因为米糠腌制，白色的大根会呈现

出自然的黄色，而现在我们吃到的，基
本都是食用色素“增色”的。
长篇大论说了这么久米糠腌萝卜，

就是为了衬托在三轮桥商店街里的一
家小店，名唤藤野青果。
藤野青果是一家地道极了的街坊

店，跟我们在菜市场见到的店几无二
致。店门口货品左右分野，都堆到了门
前的走廊上。一边是鲜花、水果，另一边
全部是各种腌菜。当然也没忘了写上
“自家制”几个大字，吸引路人的目光。
说来很是有趣，虽然我并不认识日

文，但是牌子上有几个字却如雷电闪光
地映入眼帘——自家制、渍，这几个字
就完全说明了藤野家摆在门口的各种
梅子、大根的工艺和成分。更重要的是，
摆在门口的大根都是微微的米黄色，有
的表面还沾了黏乎乎的米黄色渣滓，相
信是传说中的米糠了。
摆在一叠大根上，有一个小篮子，

用塑料袋盛装着几块已经切好成半圆
形的腌萝卜块，一双一次性筷子斜插在
篮子边上。
我忍不住走过去拿起筷子试了一

块。虽然对日式腌萝卜没有深入的研
究，但没见过猪跑总是吃过猪肉的。这
块大根跟超市里真空包装的明黄色的
腌萝卜味道全然不同。咸，略微的甜，嚼
起来好像更韧一些而非纯粹的脆。还有
一种味道，就是自然物腌制之后的味
道。
要如何分辨真实地表达自然物腌

制的大根跟超市大根的迥然不同，是不
容易的事情。不妨做个不十分贴切的比
喻吧，若是你吃过湖南朋友家里老妈或
者奶奶婆婆之类亲手做的腊肉，想必断
然可以直接分辨和厌恶起超市真空包
装的腊味来。
分别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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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箱子里的秘密

作者：张夏《绿皮火车》

我正探身车窗外遐想，就在这时，一
声断喝像炸雷般响起：“你要干什么？”
我猛然回头，看到有个乘警跑过来，

命令我：“下来！下来！听到没有？”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有动。只见他拿

对讲机说了句什么。很快，三四个乘警跑
了过来。他们很年轻，很大惊小怪。他们
一步步逼近，面色紧张：“干什么？你要干
什么？别想不开啊！这趟车今天撞鬼了？
一个又一个的不想活！”
我这才明白，他们认定我要卧轨自

杀。我正要解释，却被他们扑倒在地。然
后，我被反剪着手押送到餐车里。有人扯
掉我的口罩，倒了一杯茶给我。我喝了一
口，顿时全身暖和。我跺跺脚，才发现由于
长时间的站立，脚背已经肿得老高。我像
一摊烂泥般靠在椅子上。他们问我怎么回
事。我说我在寻找一个人。他们问那人叫
什么名字。我张张嘴，答不出来。他们又指
指那个流鼻涕的小男孩：“是你儿子吗？”

我摇头。那男孩却尖声叫道：“爸爸！”
他们便不再问，迅速对视一眼，然后

就打开我的行李箱检查，却没发现什么
疑点。于是又要打开绿叶的那个。但是箱
子上了锁。他们要我亲手打开。我说这不
是我本人的箱子，我无能为力。他们很怀
疑地盯了我很久，开始变得兴致勃勃，纷
纷猜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玩意。
他们亮出一把螺丝刀来，煞有介事

地说，我们必须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
于是，这个箱子被名正言顺地撬开了。
里面只有一套衣服，一个深褐色的木

头盒子。衣服很时髦，衣领上贴着蕾丝花
边，扣子上有大嘴猴图案。这么幼稚的风
格，显然不属于绿叶。那么，木盒里是什么？
见我狐疑热切地盯着这个箱子，他们笑起
来：“你好像特别想知道里面的秘密！”
是的，我特别想知道。没等工作人员

动手，我就扑上去，将盖子掀开了。没料
到里面又是一个塑料盒子。再把塑料盒

子打开，里面蒙了一层绸缎，下面掩盖着
一个方形物体。应该是最后的秘密了。围
观的几个人都很兴奋，专注地等着我揭
开这层神秘面纱。我的手却停住，止不住
微微颤抖。他们异口同声：“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还是你们来吧。我话音

未落，就有一只手伸过去，绸缎应声而
落，露出一个相框来。我猛地夺过相框，
仔细端详起来。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少
女，笑靥如花，没心没肺地看着我。我惊
愣住，不由得双手一松，相框掉在脚背
上，有两个趾头似乎要生生断裂。流血
了，一定流血了。我竟有一种终于得偿所
愿的快感。
从医多年的我，见多了伤口与鲜血。

可是，我却难以记住病人的长相。唯有那
个死在我手下的女孩，她的模样令我终生
难忘。现在，她居然在这里，在这里。她砸
疼了我的脚指头！让我疼得冷汗直冒，热
泪盈眶，让我疼得酣畅淋漓，感激涕零。

这年冬天有点特别，开始一点都不
冷，十二月底，才真正觉得寒冬来了。元
旦前后，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第三
天早晨起床后，庭院里的门怎么都推不
开。爸爸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门外的积
雪一点点铲掉。下雪的时候，并不寒冷。
雪停止后，气温才会下降。这时候，路上
就会结冰，医院里的骨折病人，就会明显
增加。而老人几乎就不出门了。爸爸妈妈
们则会变得更能唠叨，他们会反复地叮
嘱自家的孩子：不要跑远！小心路滑！别
摔倒了！小孩子们只好在附近玩耍，玩得
最多的游戏是：一个孩子蹲在冰上，另一
个孩子站在他面前，拽着他的手往前滑。
这个时候，小池塘也会结冰，但冰面并没
有结实到可以走人。所以，没有任何人敢
去小池塘上溜冰。
江南冬天的冷，能冷到骨头里去。

不管是十几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大人
小孩只能硬扛着。许多时候，屋里和屋

外的温度，几乎没有区别。所谓天寒地
冻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变得硬邦
邦的。泥土冻住了，河流冻住了，仿佛天
空也冻住了，因为，几乎看不到飞鸟经
过了。家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刚洗
过的衣服冻住了，中午吃剩的鱼也冻住
了。早上的情况更糟，抹布也趁机罢工，
被冻得牢牢地吸在锅台上。如果不浇上
半瓶开水，根本无法让它们分开。水龙
头也流不出水了——许多个寒冷的早
晨，爸爸妈妈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上厕
所，不是刷牙洗脸，而是烧水为水龙头
解冻。有时候大门也会被死死地冻住，
如果想节约热水，强硬地推开，就会看
到很悲惨的事情发生——门板硬被推
散了几块下来。
冬天只有一个地方是暖和的，那个地

方就是被窝里。灯灯爸爸一向讨厌小孩子
们睡懒觉，不过，到了冬天，每天早上却会
主动告诉女孩子们：“别起床。外面冷死

了。”越是这样，姐妹俩越是无法老老实实
地躺在被窝里。不是灯灯频繁地下地拿各
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小蚕不时地掀开被子
找吃的。妈妈道：“你们还不如起床呢，被
窝哪里还有一点点热气！”灯灯和小蚕又
不想这么快就起床了，于是，勉强安静了
片刻。直到快吃午饭了，灯灯和小蚕才慢
腾腾地穿上棉裤起床。
这天，姐妹俩刚起床，粉红就来了，

黑色雨鞋上沾满了洁白的积雪。粉红穿
了件肥大的枣红色碎花布棉袄，脸色红
润，两眼发光。“好热！”她嘴里哈着气，熟
门熟路地一屁股坐在门边的凳子上，然
后开始解棉袄的扣子。灯灯妈妈道：“热？
这么冷的天，你说热？”粉红不理会她，对
灯灯和小蚕说：“快点穿衣服，我有一样
好东西给你们看。”又来了！灯灯摇摇头。
小蚕也摇摇头，还懒洋洋地说：“算了吧，
你的好东西也就那样。”粉红并不在乎小
蚕怎么说，不由分说拉起她就走。

（10）江南冬天的冷

作者：杜梅《青苔街往事》


